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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统兴琼岛风物

研经书院

研经书院是清末爱国诗人冯骥声
于光绪十年（1884）创建的，其遗址在今
海口市府城鼓楼之东。书院初建时范
围很狭，只有讲堂3间，它的东边是雁峰
书院（即原府学宫遗址），西边是武帝
庙。琼州府从猪税解银中每年拨出
1000元作为书院的经费。这间书院以
专门研究经史词章为宗旨，意在弘扬祖
国文化，故名“研经”，由冯骥声亲自讲
授，从者甚众。

冯骥声（1841～1903），字少颜，号
五指山人，清琼山县苏寻二图梅峡村
（今大致坡镇美贴村）人。少负才名，爱
好读诗。同治十二年（1873），他以拔贡
资格参加廷试，在北京遇上大诗人黄遵
宪，便将自己平时所作的诗稿请黄评
阅，黄对冯的诗稿非常赞赏，叹为奇
才。从此他们成为结契，在黄的推荐
下，冯骥声诗名大振。

因北方天气寒冷不利久居，冯骥声
便辞别京都返琼，定居于府城，并和乡
绅陈起贤一起创建了研经书院，决志培
养海南人才。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康有为、
梁启超、黄遵宪等实行戊戌变法时，琼
州名士王国栋正在研经书院当主讲。
在冯骥声的努力下，书院得以向西扩
展，新建了3间书舍，外面西向建大门，
门上灰塑冯骥声手书的“研经书院”四
大隶书横石匾，在正室之前建稽艺亭一
座，作为研经的场所之一，“稽艺”的寓
意是勉励学生要博稽六经。

研经书院办学时间不长，但其教
书育人颇出成果，据传当时流行的琼
剧《搜书院》，其作者就是研经书院的
学生。袁世凯垮台后，广东新政府议
员王子良（滨涯村人）是该院学生之
一，同盟会会员陈发檀、陈发珍兄弟，
幼时跟随冯骥声读书，毕生从事地方
文献出版工作的王国栋受冯骥声的影
响很大。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冯骥声病
逝，终年50岁。他的著述有《尚书古今
文疏证》16卷、《五指山人诗集》4卷、

王吴军闲话文人

俞平伯钟情《红楼梦》

王国华读史侧翼

“不受”之“亲”

俞平伯原名俞铭衡，字平伯，他是
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俞平伯祖籍
浙江德清，1900年1月8日（清光绪二
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生于苏州马医科
巷的曲园春在堂。俞平伯的曾祖俞樾
是清末著名学者和朴学大师，其父俞陛
云是清朝末年的探花，因此，俞平伯自
幼受到古典文化的家教，奠定了雄厚的
国学基础。俞平伯在《红楼梦》的研究
上成绩斐然，他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
的创始人。

民国时期，俞平伯和周汝昌是胡适
的两大弟子，但是，他们两人在发挥老
师胡适在《红楼梦》研究的观点上的研
究方法是不同的，俞平伯是向内的，他
是从《红楼梦》文本之内找证据，属于所
谓的《红楼梦》的“文评派”，而周汝昌是
向外的，也就是到《红楼梦》文本之外的
曹雪芹的家世中找证据，属于所谓的
《红楼梦》的“考证派”。《红楼梦》的“文
评派”的研究成绩的大小取决于研究者
的鉴赏分析水平，《红楼梦》的“考证派”
的研究成绩的大小取决于研究者对于
材料证据的新发现。俞平伯以自己卓
越的鉴赏分析水平勤奋研究《红楼梦》，
写出了《红楼梦辨》等学术著作，《红楼
梦辨》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起被公
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

早年，俞平伯在《红楼梦》的研究上
曾有两大心愿，一个心愿是办一个研究
《红楼梦》的专门刊物，另一个心愿是把
许多《红楼梦》的版本聚在一起，进行
《红楼梦》版本的校勘。俞平伯的第一
个愿望未能实现，但是，他的第二个愿
望在后来完成了。

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时，他看到
《红楼梦》第一回开宗明义给读者一连
讲述了两个神话故事：一个是顽石补天
无望、下凡历劫的神话，一个是神瑛侍
者施惠、绛珠草还泪的神话。俞平伯就
对此质疑道：“两个故事平行，交而不
叉。绛珠自以眼泪还侍者甘露之惠耳，
与顽石又何干？”

那个特殊的年代，俞平伯所收藏的
有关《红楼梦》的书籍，都被以“四旧”之
名而被抄收殆尽，其中就包括1960年
台湾出版的影印朱墨两色的写本《乾隆
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来，俞平
伯的被抄书籍清退归还时，俞平伯发现
他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
书上却盖上了康生的大印，俞平伯感慨
道：“我的‘宝贝’（指《乾隆甲戌脂砚斋
重评石头记》一书）被抄后就变成了康
生的‘宝贝’。”

俞平伯对于在《红楼梦》上很有研
究的顾颉刚很佩服，他写有《追怀顾颉
刚先生五绝句》的诗：“昔年共论红楼
梦，南北鳞鸿互倡酬。今日还叫成故
事，零星残墨荷甄留。”在这首诗的后
面，俞平伯还写了跋：“1921年与兄（顾
颉刚）商谈《石头记》，后编入《红楼梦
辨》，乃吾二人共学之成绩，当时函札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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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频多，舍间于今一字俱无，兄处独存
其稿。闻《红楼梦学刊》将甄录之，亦鸿
雪缘也。”记述了他和顾颉刚在研究《红
楼梦》中的真挚友谊，以及他对顾颉刚
的感佩之情。

二十世纪中期的一个暮春三月，
和俞平伯在同一个干校里下放劳动的
吴世昌，在水塘边洗涮时，见到水塘里
菱叶新发，回来后他兴冲冲地对俞平
伯说：“我仔细看过了，菱是不开花
的。没有花，哪来香？金桂把香菱改
秋菱，有道理！宝钗的学问也有限。
夏家小姐并非不通文墨！”俞平伯是苏
州城里人，他不未曾留意过菱花之有
无，竟然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
时，在场的钱碧湘关于菱也开花的解
说为俞平伯解了围，那天中午，在去食
堂的路上，钱锺书笑着对钱碧湘小声
道：“碧湘，你今天帮俞先生（俞平伯）
打了一个大胜仗！”见钱碧湘不解，钱
锺书又说道：“吴先生（吴世昌）和俞先
生（俞平伯）是学术上的冤家呀！”众人
大笑。

1980年，俞平伯在给周颖南的信中
写道：“《红楼梦》成为‘红学’，说者纷
纷，目迷五色。我旧学抛荒，新知缺少，
自不能多谈，只觉得宜作文艺、小说观，
若历史、政治等尚在其次，此意亦未向
他人谈也。”表达了他对于《红楼梦》的
研究理念。

古语云：“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
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
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
耻。”可见，廉洁作为“四维”之一，关系着
一个国家的根本。

所谓“廉洁”，东汉学者王逸认为：
“不受曰廉，不贪曰洁”。

春秋时，宋国有人得了一块玉，拿去
献给当地的主政者子罕。子罕不肯接
受。献玉者说，我给做玉器的人看过，确
认这是件宝物，才敢拿来献给您。子罕
答，你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我若
是收下，你我的宝物就都丢失了，我们不
如留着各自的宝物啊！

以“不受”为宝的人，典籍中不胜其
数。隋朝齐州别驾赵轨，为官时对于不
义之财分文不取，对百姓生活秋毫无
犯。哪怕有人说他不通世故，他依然坚
守自己的底线。四年后官职高升，当地
百姓为他送行，端了一杯水来，说，您在
这里做官时清白如水，我们不敢以酒相
敬，知道您会拒绝，所以只能端一杯水为
您饯行，望勿推辞。赵轨方才受而饮之。

明朝时曾担任过广东参政的王溥，
他的弟弟从老家来探望他，有人与其同
舟而行，赠其布袍。王溥命其弟送还。
他说：“一衣虽微，不可不慎，此污行辱身
之渐也。”一件袍子不值什么钱，但接受
了袍子便是打开了收受之门。你的人生
就开始有污点了。所谓防微杜渐，便是
不留任何空子给人钻。

人家送礼送钱给你，自然是看重你
的职位和你手中权力。为什么不送给别
人偏偏送给你？即使一时无所图，以后
也可能随时找上来。而你只要收了一
次，就一定会有第二次，直至由被动的

“受”变成主动的索贿。“不受”是非常重
要的底线。“受”是“贪”的前奏。接受“小
意思”一旦有了惯性，就会模糊“收礼”与

“受贿”的界限，露出空隙。而苍蝇不叮
无缝的蛋。

贪婪之心滋生，就要看人脸色，寄人
篱下。春秋时主政鲁国的公仪休喜欢吃
鱼，举国上下都争相买鱼献给他，但公仪
休从不接受。弟子表示不理解。公仪休
说，正因我嗜鱼，所以才“不受”。假若受
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
法”。他清醒地看到“受”与枉法之间的
逻辑关系：一个做官的人，有了“下人之
色”，为人驱使，知法犯法便是早晚的事。

而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是因为公
正才受到尊敬，如果连一点尊严都没有，
落不到好下场，再多的钱又能怎样？明
朝皇帝朱元璋就警告过手下官员：“汝不
见事觉之后受刑在禁……是致家破身
亡，赃为他人所有。守俸如井泉，井虽不
满，日汲不竭渊泉焉，贿赂之财何益之有
哉”。钱，够花就行了，贪得无厌，事败伏
法，最后还是什么都剩不下。宋代理学
大师朱熹也有类似的表述：“官无大小，
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
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
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

不受不贪，其实还可以用一个字来
替代，那就是“清”——清清白白，堂堂正
正，绝不藏污纳垢。

茶

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
身。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
春。春在枝头还只一分，绿芽十片已经
抵达唇边，白居易也是喜饱了，呀，赶紧
的，夜寻楚竹，晓汲清湘，汤添勺水，火
添鱼泡，嗨，不急了，且持一只玻璃杯，
看那浅浅的绿，看那淡淡的春，让人眯
了眼，伸了嘴，热热乎乎来一杯。

这是一番甚情景？和云舂素月，明
前味最佳。白公有好友，名李六郎，茶
芽才露尖尖角，六郎便寄了快递，封了
一包雨前茶，不寄别人先寄他，白公喜
得拊掌，跳脚，嘴窝不拢，茶心不过夜，
敲火试新茶。茶香里含着友情香，香透
肺腑。

六郎是白公蒙山故旧，侯哥却是我
成都新雨，时惟二月，序属初春——春，
春茶的春，却是春不像春，像冬，乍暖还
寒，乍暖是春，还寒是冬。侯哥给我从
成都，快马加鞭，快递加钱，惠寄雨前
茶，茶香扰人眠不得，自作童子起烧灯，
瓦铫煎松蕊，难言此中味。

一曲新词茶一杯，去冬天气旧茶
杯，也是侯哥，琴里渌水，茶乡蒙山，给
我快递了大包普洱茶，生普熟普都有；
小包老树茶，野生古树红茶；箱底还惠
寄了一只掌心大小斗笠杯，是侯哥养了
好些时候的。我喝着侯哥之茶，度过一
个冬天时光；冬天的茶尚未喝完，是春
不是春的雨前茶，又千里迢迢，侯哥不
寄别人先寄我，让我一碗喉吻润，二碗
破孤闷。

侯哥是谁？我也不太知道。六郎
是白公故旧，侯哥算是我新雨？此前不
曾见过侯哥何样，目前亦不知侯哥何
貌，只在微信跟他聊天。他叫我叫他小
猴，他说大家都是这么叫他的，呵呵，我
还是叫他侯哥，他说他叫侯建明——虚
拟社会的？我相信是真实时代的。侯
哥说他漂泊很多地方，目前安身于成
都，安心于茶事，开着一间叫读聚一格
的小茶馆，是独具一格吧？读呢，看来

刘诚龙茶悦人生

书茶一味

是爱读书的；聚呢，看来是爱交友的。
茶馆小吗？也许是，也许不是，说不定
他是谦虚呢。

我与侯哥，你道是茶缘，其实是书
缘。有好几年了，鄙人出过一本《谁解
茶中味》。侯哥好奇心重，他购了小书
《谁解茶中味》，非得要寻“母鸡”，人海
茫茫，我都不知道我在何处。侯哥说他
寻得好苦，多般辗转，最后寻到了鄙人
开的微信号，给鄙人发消息，来通音
问。鄙人开是开了微信号，却不太会
玩，侯哥通我消息好久了，我才无意发
现，千里之外，小书《谁解茶中味》有这
么一位好读者。书房里的故事或有千
百种情节，作家感觉最有味的，最有满
足感的，便是远处读者是他知音，跟他

《抱经阁文集》4卷。冯骥声去世的这一
年，清廷实行宪政，书院改作学堂，研经
书院和东边的雁峰书院合并，成立琼山
县第一高等小学。

聊天，跟他叙旧，跟他闲时来吃茶。
制茶人与喝茶人，是远方与诗；远

方者，山高水长，互不相识；诗者，茶味
是那么纯，茶缘是那么美，那是诗一般
的感觉。出书人与读书人，也是远方与
诗；远方是，作者与读者，山高路远，隔
山隔水；诗者是，文字牵连彼此，心绪彼
此联通，那也是诗一样的感觉。


